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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医嘱，李夏此时应该在家休养。 但随着朱鹮繁
殖季的到来，他已经重返岗位。

2022 年 10 月 13 日，40 岁的陕西省宁陕县朱鹮
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站长李夏，从县城的长安河堤上
摔落。 巨大的冲击以及河滩上尖锐的石块，造成了他
左侧大腿和髌骨粉碎性骨折。

“接到热心群众电话后，我就骑上摩托直奔河堤。
当时朱鹮一动不动， 张开翅膀趴在河边的小水潭中。
我就赶紧爬下河堤来到朱鹮的位置。”李夏回忆说，经
检查并未发现朱鹮有外伤，但往往这种不明原因的内
伤反而更难处理。 而事发前几天，李夏还观察到过这
只编号为 87A 的亚成体朱鹮，能飞行、能觅食。

在把朱鹮安全转移上河堤后，李夏往上爬的时候
却发生了意外。 “河堤比较滑，有 4 米多高，又比较着
急，脚一滑就摔下去了。当时感觉自己的左腿动不了，
回过神来的时候，血浸湿了裤子。 ”李夏补充道。

两周内， 李夏经历了一次长达 8 小时的手术，一
次 10 小时的手术。一个月后李夏回到宁陕。在李夏的
追问下，同事将 87A 救治无效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他。

在不断的心理调整和康复训练下，李夏逐渐恢复
过来。

但因左腿肌肉萎缩，两腿发力不匀，李夏走起路
来不仅疼且容易失去平衡。 “我会尽力让自己的走路
姿势看起来正常一些，让亲人和朋友放心，对自己也
是一种安慰。 ”李夏说，现在自己还不能爬山，只能在
站里做一些饲养类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今年朱鹮野外
繁殖数据和筑巢保护工作将会大打折扣。

“朱鹮保护工作大量集中在户外， 没有固定的量

化指标。 做好这个工作需要热爱和坚持。 就算站里现
在能来年轻人， 也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能完全胜任工
作。”李夏热爱运动，热爱户外。但如今的李夏，不知道
自己还能否重返最爱的绿茵场，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否
担任起守护朱鹮的职责。 比起自己的腿，李夏现在更
操心朱鹮管理站的未来。

今年 41 岁的李夏，却算得上是站里的元老。 2007
年 3 月 8 日，是李夏从宁陕县林业局到管理站上班的
第一天。 也正是这一天，从汉中洋县“移民”到宁陕的
20 只朱鹮顺利抵达管理站。

2007 年 3 月，经国家林业局批准，经众多省市专
家的多次考察，陕西省在宁陕县启动实施了朱鹮野化
放飞试验和再引入工程。以此拯救和保护世界最濒危
的珍稀鸟类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

为确保朱鹮野化放飞成功，宁陕县林业局从省野
生动物抢救中心聘请朱鹮技术员一名，抽调 4 名林业
技术人员饲养朱鹮，李夏就是这其中之一。 李夏和同
事们 24 小时轮流值班，对朱鹮进行昼夜监控，观察记
录，直到朱鹮在宁陕野化放飞基地活动、觅食、夜宿正
常，逐渐适应环境。

2007 年 5 月 31 日，放飞仪式正式在宁陕县寨沟
村举行。 26 只人工繁育的朱鹮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中国朱鹮保护由单纯的人工抢救转向回归自然的新
阶段。

在日本之前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的朱鹮野化放
飞试验，当时的李夏心里只想着，总算是争了一口气。
但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在往后的 16 年里，朱鹮逐
渐成了自己生活中亦师亦友的存在。

由于是首次野化放飞， 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
一切都是李夏自己摸索。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李夏就
骑着摩托车驮着沉重的监测设备，沿着山沟、河流寻
找朱鹮的活动踪迹。 站里条件也算不上好，只有一栋
房子，没有路，一下雨只能沿着村民的田埂地手脚并
用往上爬。

宁陕县位于秦岭南坡，山高沟深，无线电跟踪设
备受到了极大限制。 有时山体阻挡，即使朱鹮就在不
远处，还是收不到任何信号，监测效率很低。经过反复
摸索， 李夏逐渐找到了适用于山区的无线电跟踪方
法， 先后监测到了所有佩戴无线电跟踪设备的朱鹮，
并逐步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及生存状态。

每年朱鹮孵化期间，为了防蛇，李夏想尽办法，给
树干刷油、包塑料膜他都干过。

而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让李夏逐渐着
迷。他说，头两年的时候，管理站的工作难点是在朱鹮
本身，解决的是它在野外怎么生存的问题。而现在，要
解决的是野外朱鹮多了，有没有足够的栖息地供它们
生存？ 发展建设跟生态保护怎么来平衡？

为了保护朱鹮食物链的安全，寨沟村的水田都不
能使用农药和化肥，平均每亩产量下降了 30%。 朱鹮
管理站积极争取，为寨沟村修复灌溉水渠，引导村民
种植有机农产品和林下经济作物，宁陕县筹措资金近
200 万元，加快了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一条从
村口到朱鹮管理站的水泥路连通了每家每户。为了发
展旅游业，村上又修了第二条水泥路，两条路互联互
通，村民们高兴地说，村里通了“二环”。 游客越来越
多，农副产品再也不愁销，大家保护朱鹮的积极性也
越来越高。

2008 年，宁陕 2 对朱鹮组建了“家庭”，繁育 4 只
朱鹮，出飞 3 只，成为全球首例异地野化放飞的子一
代朱鹮，2010 年又成功繁育 3 只子二代朱鹮。

而李夏也通过自学， 逐渐成了研究朱鹮的专家，
发表论文 10 余篇，被邀请至各大高校讲课。 他说，能
把朱鹮野化放飞这件事从零干到现在这样，这种成就
感值得自己人生中最好的 16 年。

家庭的支持，也让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李
夏曾经调侃自己说：“人家谈恋爱都是电影，我和爱人
那时候谈恋爱是上山看鸟。 ”有次吃饭时，妻子对两个
孩子说：“你们以后考大学也学生物，和你爸干一样的
工作。 ”这句话，让李夏感动了好久。

16 年，李夏行程 24 万公里，科普宣传达 3 万余
人次，见证了 50 多个朱鹮家庭的建立。

16 年来，宁陕县的朱鹮种群不断壮大，并扩展到
周边市县。 数量， 也从最开始的 26 只攀升至如今的
300+。

16 年的朱鹮保护历程中， 宁陕坚持全域旅游引
领,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建成了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山更青、水更绿、生活更富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也就刻在了当地群众的心坎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号 375，是一只 2005 年人工繁育出生的雌性
朱鹮， 一出生它就像是个孤儿， 不知道自己父母是
谁，也没有享受过父母的疼爱。虽然它的一生充满了
坎坷，却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也是它激励着我坚持从
事朱鹮保护工作 15 年，依然热情如初。

2007 年 5 月 31 日， 在宁陕县实施了世界首例
朱鹮异地野化放飞， 编号 375 就是这批朱鹮的其中
之一。 也许是因为太渴望自由的天空，26 只被释放
的个体，夺命般逃出牢笼，四散飞走，这是它们第一
次可以如此放肆地飞行。

但很快， 残酷又陌生的大自然给了它们当头一
棒。 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 不知道晚上在哪里休息
……原本属于它们的天地，如今却变得陌生和恐惧。

没过几天， 很多因为饥饿而无法继续在野外生
存下去的朱鹮被我救助回了基地。 但是仍有一些朱
鹮倔强地适应着陌生、复杂的环境，编号 375 就是其
中的一只。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在一
块水田里走动，我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抓起胸
前的望远镜进行观察。我发现它时而抬头看看周围、
时而埋头找吃的，从它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紧张和不
安。

随后的一段时间， 编号 375 成了我重点观察的
对象，我观察它食物的种类、觅食的成功率及有没有
朱鹮跟它结伴同行。 也就是在那块水田，375 邂逅了
另一只编号为 082 的雄性朱鹮。但是此时，它们之间
似乎还并无过多交集。

2007 年 12 月，375 突然失踪了。我四处寻找，最
终在 15 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山沟里找到了它，此时它
的身边站着的正是编号 082。 它们悠闲地站在一棵
粗大的松树上相互梳理着羽毛。原来 375 恋爱了，它
们一起外出觅食，一起回来休息，出双入对，好像故
意在我这个单身汉面前不停地秀恩爱。

2008 年 3 月，375 和 082 步入婚姻的殿堂，开始
共筑爱巢。 082 从地面衔树棍或者干草飞到树上，而
375 则接过来，寻找合适的地方摆放。

3 月 15 日傍晚，375 产下了它一生中第一枚卵，082 则静静守护在它的
身边，用嘴轻轻地梳理着 375 脖子上的羽毛，安抚着它。 从那天开始，375 和
082 开始了长达 28 天的轮流孵化。 4 月 12 日，它们的第一只小宝宝顺利出
壳了， 082 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不停往巢里夹干草，而 375 则尽量让巢
变得温暖舒适。 有时 082 还会夹一些新鲜的草或树叶， 专门递到 375 的嘴
边，就像是丈夫送给妻子的鲜花一样。随后几天，第二只、第三只朱鹮宝宝相
继出世。

然而大自然中，生存之路从来是布满荆棘。 4 月 27 日，375 像往常一样
仔细看护着自己的三个孩子。 突然，一条蛇出现在了它的巢边，375 惊恐地
大叫起来，并尝试着用嘴去驱赶，但是蛇丝毫没有后退，375 不得不飞到空
中不停地盘旋，发出凄厉的鸣叫。 我和同事也立刻想办法驱赶蛇。 由于树干
湿滑，树顶太高，我们爬了几次都没成功。 时间很快过去了 20 分钟，而此时
的 375 还在盘旋、鸣叫。最后通过搭人梯，我们用长竹竿把蛇给拨了下来，但
是随着蛇一起掉下树的还有 375 的第一个孩子的尸体。

现场逐渐安静下来，375 慢慢尝试着回到了巢里，它用嘴拨弄着剩下的
2 个孩子，不时发出哀鸣。 1 个小时后，082 觅食回来了，375 低声鸣叫着，像
是在给丈夫诉说刚刚发生的一切。不知道是 375 的表述错误，还是 082 的理
解偏差，在它们眼里我成了杀害它们孩子的凶手。 从那以后，只要我出现在
观察点，它们就来攻击我，驱赶我，直到我彻底离开。 幸运的是，在后续的隐
秘观察中，我发现剩下的 2 个朱鹮宝宝都顺利长大了。

但是 375 坎坷的命运却并没有结束。 2010 年，375 和 082 又顺利孵化出
了 3 只可爱的小宝宝，但是在它们的孩子刚出生 20 天的时候，我发现 082
整整一天都没有回来，而 375 为了不引来天敌，也只能用低声的鸣叫，来呼
唤丈夫的归来。 3 个孩子不停在 375 嘴里要吃的， 但是它嘴里没有任何食
物。 到了下午，375 突然飞走了，留下了巢里 3 个孩子。 半小时后，一个熟悉
的身影飞了回来，嘴上、脚上甚至肚子上全是泥。 375 又回来了，它张开嘴，
轮流给三个孩子喂食。随后的 20 多天，375 既要外出觅食又要照顾巢里的 3
个孩子，就像是带着 3 个孩子四处乞讨的母亲，它的羽毛失去光彩，瘦得都
能看到骨头。 最终，它独自把三个孩子送向了自由的蓝天。

后来在某一天的野外观测中， 我在田埂边的草丛里发现了已经腐烂的
082 的尸体。失去了 082 的 375，没有放弃让朱鹮家族壮大的重任，也许是因
为坚韧，它吸引到了众多追求者。2011 年，375 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并且一直
维持到了 2021 年 3 月 18 日。

关于这一天，我不太愿意提起。 这一天，跟我相伴 14 年的 375 失踪了，
在它和第二任丈夫做了一半的巢的附近，我守候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它的爱
人也守候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也在其他区域进行了观测搜寻，但是 375 再也
没有出现。 我知道，375 可能已经死了。

后来， 它的第二任丈夫寻找到了新的配偶， 那个做了一半的巢逐渐完
整，孕育了新的生命。

375 的一生，为宁陕野生朱鹮种群贡献了 50 枚卵，抚养 30 个朱鹮宝宝
长大，它的坚强和不屈随血脉传承，凝聚着整个朱鹮家族的希望。

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梦里再次见到它，你好，375。
人类与各种各样的生物共同构成缤纷的世界，在每一个生命的背后，都

有着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发自内心地尊重它们生存的权利、尊
重它们的生存方式、尊重我们多样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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